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国学, 2024, 12(2), 152-156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nc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4.122024   

文章引用: 蒋茜. 唐朝时期汉文化在南诏的传播初探[J]. 国学, 2024, 12(2): 152-156.  
DOI: 10.12677/cnc.2024.122024 

 
 

唐朝时期汉文化在南诏的传播初探 

蒋  茜 

怒江州傈僳族文化研究院，云南 怒江 
 
收稿日期：2024年2月5日；录用日期：2024年3月27日；发布日期：2024年4月8日 

 
 

 
摘  要 

唐–南诏时期是汉文化在云南地区传播的高峰期，南诏因得到唐廷的扶持而崛起，虽然在政治、军事上

反复叛附，但在文化上却始终对汉文化主动接纳、吸收。汉文化的传播对南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

产、工艺产生深远影响。汉文化在南诏的传播，促进了云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地区与中央、

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增进了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铸就、为后世的

大一统奠定了基础。本文试做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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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ang-Nanzhao period was the peak of the spread of Han culture in the Yunnan region. Nanz-
hao rose because of the support of the Tang Court. Although it repeatedly rebated in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it always actively accepted and absorbed Han culture in culture. The spread of Han 
cultur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production and technology of 
Nanzhao. The spread of Han culture in Nanzhao promote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Yunnan, promoted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region and the central gov-
ernment, and between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Han nationality, enhanced the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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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later generations.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is. 
 

Keywords 
Han Culture, Nanzhao, Spread, National Community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李唐王朝建立政权后，承袭隋规，经过贞观之治的积淀后迎来开元盛世。唐王朝是当时全世界先进

文化、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为周边属国学习、效法对象。唐初，唐廷为牵制吐蕃东扩，扶植亲慕自己的

南诏吞并五诏统一洱海地区，结盟对抗吐蕃。在唐廷扶植下起家的南诏，初期与唐朝联盟共御吐蕃，关

系甚密；随着南诏势力的日益扩大，与唐廷的冲突加剧，直至爆发天宝战争，彻底破裂；战后，南诏北

臣吐蕃，直至点苍山会盟南诏与唐廷重修于好。在政治、军事上南诏对唐廷多有叛附，但南诏对汉文化

的吸收从未停止，从文化到宗教，从典籍到工技，从统治上层到普通百姓，汉文化的方方面面在南诏国

得以广泛传播。 

2. 唐以前汉文化在云南地区的传播 

汉文化何时传播至云南地区难溯起源，部分学者认为始于“庄蹻入滇”。庄蹻入滇时，将代表汉文

化的楚湘文化带入云南地区，支持该学说的学者有马曜、徐中舒、方国瑜、李埏等；也有部分学者对庄

蹻其人存在的真实性、入滇历史的真实性存疑，代表有黄懿陆、蒙文通、张增祺、阿木德布等[1]。近年

来，随着考古的进展，支持庄蹻入滇的证据越来越确凿[2]。笔者认为，庄蹻入滇不一定是汉文化传入云

南的最早时间，但一定是汉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时期。秦开“五尺道”，汉朝时期，为经营西南夷地区

修建了“西夷道”和“南夷道”，并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了犍为、牂牁、益州、永昌等郡[3]，同时对云南

地区实施移民殖边政策，大量汉族移民从内地迁入。如《蜀世谱》记载：“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

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4]《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晋宁、本益州也……

汉乃徙死罪及奸豪实之”[5]。秦汉时期，云南地区有许多贤士到中原地区学习汉文化，学成后返回故地

教化乡里。如《云南通志》中记载，“元狩间，闻相如至若水造梁，距叶榆二百余里。叔负笈往，从之

受经，归以教乡人。”[6]东汉时期云南始兴学校，教授儒学，汉文化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宋代洪适

《隶释》中记载了一块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 155 年)所立的《益州太守碑》，碑文记载：“碑之左有功

曹掾故吏题名四十八人，皆属邑建伶、牧靡、弄栋、滇池、谷昌、俞元之人也。仅有王、李数姓可辨，

名字皆不具矣。碑阴有牧靡故吏三人题名，在趺之右”[7]。《益州太守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即

在益州地区也曾实行过察举制度，益州百姓可通过学习汉文化而取得被举荐仕进的资格，在此过程中通

晓汉文化的队伍不断壮大并逐渐形成南中大姓，而南中大姓的形成反过来也代表了汉文化在云南地区的

传播。 
秦汉之际，中央王朝开尺道、徙汉民，经营西南地区，汉文化也随之在云南地区传播。公元 225 年，

诸葛亮率大军远征南中，将洱海地区从永昌郡分离出来设云南郡，重用亲蜀派，如重用汉化的叟夷李恢

为建宁郡太守。西晋时期，南中最高长官亲自掌握大姓子弟的仕进，“举秀才贤良”；至南北朝，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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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尤其是滇中大姓中的传播进一步扩大。如《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等碑文中引用了大量儒家

经典，涉及《春秋》《论语》《易》《诗》等。儒学“从多方面对云南产生了影响，龙颜、宝子都极力

推崇儒学、用儒学来作为自己的道德规范”[8]。 
602 年，隋朝大将刘哙之和杨武通率大军讨伐爨氏，爨宏达被俘，被当作人质扣留在隋的都城达十

六年之久。爨宏达返回西南后，对汉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极有可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汉文化在唐以前的云南地区便有了广泛传播。 

3. 盛唐文化在南诏地区的传播 

唐建立后，国力强盛，在政治、经济、典章制度方面都臻于完善，在处理与周边关系上推行开放政

策，坚持“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9]理念以开放包容之姿与周边政权相互往来，为

其他少数民族吸收盛唐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唐代汉文化辉煌灿烂，领先于世。在科学方面，唐朝时期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在全世界最早对子午

线进行实测、设置了世界上最早的医学院、编著了宏伟的医学著作；文学方面，骈文、传奇小说、佛典

文学等方面也有诸多发展，仅《全唐诗》就收录了 2200 多名诗人的 48,900 多首诗歌；艺术方面，石雕、

泥塑、绘画、书法、舞蹈等独具特色；宗教方面，佛教、道教、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百教争

鸣，新儒学、无神论、唯物论纷纷破陈出新；经学和史学方面，考订经文、解释经义、设立史馆、监修

史书多管齐下。繁荣灿烂的盛唐文化对周边、对全世界产生了强大的吸附力。 

3.1. 儒学在南诏的传播 

汉文化传入南诏，对南诏影响最深的是儒家思想。《白古通记浅述》记载：细奴罗“劝民间读汉儒

书，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事”[10]。《洱海从谈》：“晨(盛)罗皮立，建孔子庙于国中。”

[10]唐高宗时，南诏第一代王细奴罗多次遣使朝贡，与唐朝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自细奴罗始，便劝民读儒

书，行儒家孝弟之事，细奴罗死后继位者盛罗皮建立了孔庙[11]，可见南诏政权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

文化的重视。阁罗凤崇尚汉文化，亲读儒家著述，并且还专门设立“崇文馆”，组织南诏子弟学习儒家

经典[12]。南诏历代君王，读儒书、行儒道、建孔庙、设文馆、崇汉化，儒家思想在南诏的影响日益加深。

南诏是天宝战争的战胜国，但在《南诏德化碑》中却诉明南诏不得已而叛唐，言明“后世可能又归唐，

当指碑给使者看，明白我的本心”。异牟寻在《贻韦皋书》中提到“曾祖有宠先帝，后嗣率蒙袭王，人

知礼乐，本唐风化”，异牟寻之孙丰祐言：“慕中华，不肯连父名”[13]。足见南诏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

的汉文化的仰慕和吸收。 
除了南诏历代王亲自推动学习儒家文化外，南诏政权还大举重用懂得儒家文化的人才，尤其是来自

唐王朝的人才。《旧唐书·南蛮》载，“有郑回者，本相州人……阁罗凤以回有儒学……甚爱重之，命

教凤迦异。及异牟寻立，又令教其子寻梦凑。回久为蛮师。”[14]郑回作为南诏俘虏，因有才学，深得器

重，成为几代统治者的老师。异牟寻继任后，委任郑回为清平官，在郑回劝说下南诏重新归附唐朝。孙

樵在《书田将军边事》中记载：“又择群蛮子弟从于锦城，习书算。业就辄去，复以他继。如此垂五十

年不绝其来，则其学于蜀者不啻千百。”[15]重新归附唐朝以后，韦皋应异牟寻要求，允许南诏各族子弟

到成都学习盛唐文化，汉文化在上层中间广泛传播。南诏统治阶层爱惜重用儒学人才，长期输送各族子

弟至唐学习汉文化的做法，对南诏“本唐风化”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3.2. 参仿唐朝的政治军事制度 

南诏各种制度，大多效仿于唐王朝，《南诏野史》中有“皆中国降人为之经划者”一说。《蛮书》

记载：“其六曹长即为外司公务。六曹长六人，兵曹、户曹、客曹、刑曹、工曹、仓曹，一如内州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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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之事。”[16]南诏六曹与唐朝的六部极为相似，唐朝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虽名称设置不

同，但六曹制度当效之于唐朝机构设置。《云南志校释》中载：“清平官六人，每日南诏参议境内大事。”

[17]南诏所设清平官，相当于唐朝宰相一职。军事上，“每家有壮丁，皆定为马军，各据邑居远近，分为

四军；以旗幡色别其东南西北，每面各置一将，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军又置一军将统之。”[17]南诏

采用府兵制与唐时的府兵制建置类似。无论是南诏政治体制、官员设置还是军事制度，都看到唐朝机构

建置的身影，足见唐文化对南诏的深刻影响。 

3.3. 农业、手工艺技艺传播 

环洱海地区，地势平坦，水利条件便捷，适合发展农业生产，但生产技术落后，唐朝生产种植技术

相对更先进，南诏与唐交往过程中，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在洱海地区逐步得到传播，南诏长期向内地

学习。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长江流域的稻麦复种制栽培技术得以广泛推广，南诏学会了该项技术后对土

地进行充分利用，大大提高了作物产量。手工业上，《资治通鉴》记载：“初，韦皋招南诏以破吐蕃，

继而蛮诉以无甲弩，皋使匠教之，数岁，蛮中甲弩皆精利。”[18]韦皋为牵制吐蕃，招抚南诏，在南诏没

有精良甲弩的情况下，韦皋派工匠教授南诏制造甲弩，南诏在武器制造工艺方面得到提升。《蛮书》卷

七盐条记载：“贞元十年(公元 794 年)春，南诏收昆明城，今盐池属南诏，蛮官煮之如汉法。”[12]南诏

烹煮食盐之法也是采用汉法，可见至少在此之前，此类手工技艺已在南诏广泛传播。在建筑上，南诏也

极力模仿大唐风格，如大理崇圣寺三塔构造，与唐代长安的小雁塔形似。即使在南诏与唐朝关系紧张时

期，南诏仍旧表现出对大唐工艺的痴迷。如《旧唐书·杜元颖传》中记载：“蛮兵大掠蜀城玉帛、子女、

工巧之具而去。”[19]《旧唐书·李德裕传》载：“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余人。”[20]《新唐

书·南诏传》记：“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南诏在入侵西川撤退时，掳走了许多工匠，其

中得僧道工巧四千余人，这应当是南诏在佛教传入后，需大量修建佛寺建筑，但因南唐之间爆发战争阻

断了双方的文化交流，而南诏在这方面的人才又相对匮乏所致。南诏进行劫掠时，有意识地俘虏能工巧

匠，这一方面凸显出南诏在手工技艺上发展程度的相对不成熟，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南诏对汉唐文化的渴

慕。 
语言文字相通是南诏与唐朝交流的前提，在南诏之前，中原地区已有大量的汉人迁入，汉语在云南

地区已有一定范围的传播。《蛮书》载：“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21]说明语

言早已不是南诏与唐王朝交往的障碍。南诏统一其他部落后，汉字被定为南诏的官方文字，汉字、汉语

得到大力推广。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各方面文化在南诏的传播之外，唐朝的饮食、服饰、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都对

南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不再赘述。 

4. 汉文化在南诏传播的影响 

唐文化在南诏的大规模传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南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得洱海地区一度成

为云南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汉文化在南诏传播所产生的影响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说明。 
道德观念上，南诏统治者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君王期望成为儒家圣贤，将“为君正己”作为道德修

养要求。阁罗凤的“道隆三善”即表明其深谙“亲亲”、“尊尊”、“长长”的儒家伦理之道，立身行

事以儒家道德修养为准则。而其自上而下的推行儒家思想则为汉唐文化在南诏地区的广泛传播提供了良

好的政治环境。南诏作为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自觉将儒家文化加以贯彻实施，为南诏上层政治的运

作与基层社会的治理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道德准则，推动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对汉文化的认同，增强了中

华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塑造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对以汉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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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和向心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重要基础。 
社会经济上，南诏受唐朝先进制度、先进技术的影响，比如向唐朝学习种植、丝织、冶金、制盐、

建筑等先进技术，进而加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南诏对各级官员的服饰有严格规定，刺激了纺织品的生

产，使之品种繁多、色彩丰富[22]，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纺织、缝制技术的发达。 
在文化上，《南诏德化碑》对南诏仰慕唐朝文化最具说服力。在三次天宝战争获胜，归附吐蕃的情

况下，南诏仍然刻《南诏德化碑》以诉叛唐的不得已。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对拥有先进的文化的唐朝有

深刻认识，对唐朝、对自身的处境和地位有明确判断。虽三次获胜，虽归附吐蕃，但并非长久之计，在

文化上、在实力上无论是吐蕃还是南诏都无从与唐朝比拟。 

5. 结语 

文化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南诏政权建立后，其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先进文化的重要性，只有通过

学习、吸收、借鉴方能发展和提高自己。南诏通过各种途径学习唐文化，主观上推动了区域社会经济的

发展，客观上促进了中原文化在边疆地区的传播，增进了边疆民族地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为后来元朝

的统一奠定了文化基础、民族认同基础。这给我们带来很大启示，边疆区、欠发达地区在社会发展中，

首先必须对自己有个清晰而深刻的认识，认识到自己的短板和缺陷，对地区的现状作出精准研判；其次

要具有学习意识，向先进地区学习，向全世界学习，本着为我所用的原则吸收一切人类社会的优秀成果；

再次不同区域之间的互联互通能够促进区域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继顺, 韩雨颖, 郭小楠. 近四十年来国内庄蹻研究评述[J].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5, 30(5): 81-84. 

[2] 黄懿陆, 李正亭. 考古学中的庄蹻入滇[J]. 怀化学院学报, 2023, 42(1): 100-108.  

[3] 周向东. 永昌故郡, 中原与边地的文明交融[N]. 保山日报, 2022-11-26(001).  

[4] 三国志∙蜀书∙吕凯传[M]. 裴松之,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5] 曹相. 儒学在云南的传播与发展[J]. 孔学研究, 1995(1): 21-28. 

[6] 王珏. 西汉时期云南的文化建设[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8(5): 66-69.  

[7] 姜维枫. 泰山辞赋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大学, 2020.  

[8] 范建华. 爨文化论[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1.  

[9] 方铁. 论唐朝统治者的治边思想及对西南边疆的治策[J]. 云南民族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18(2): 51-54.  

[10] 龚友德. 儒学与南诏文化[J]. 孔子研究, 1989(4): 106-110, 127.  

[11] 巍山县旅游局. 历史上的云南大理巍山文庙[EB/OL]. https://www.sohu.com/a/123005677_587960, 2016-12-30. 

[12] 朱安女. 南诏“德化”治世与儒学在云南的传播[J]. 民族文学研究, 2013(2): 53-59.  

[13] 曹阳. 南诏名相郑回述评[J]. 中州今古, 2000(6): 46-48. 

[14] 刘昫. 旧唐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5]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书田将军边事[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16] 樊绰. 蛮书[M]. 北京: 中国书店, 1992. 

[17] 樊绰. 云南志校释[M]. 赵吕甫, 校释.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18]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19] 梁晓强. 南诏佛塔的建设[J].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09, 28(5): 80-88. 

[20] 卢华语. 唐代成都丝织业管窥[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9(4): 8-13. 

[21] 赵启燕. 白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 学术史与本土史料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昆明: 云南大学, 2008. 

[22] 查尔斯∙巴克斯. 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M]. 林超民, 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8.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4.122024
https://www.sohu.com/a/123005677_587960

	唐朝时期汉文化在南诏的传播初探
	摘  要
	关键词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pread of Han Culture in Nanzhao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唐以前汉文化在云南地区的传播
	3. 盛唐文化在南诏地区的传播
	3.1. 儒学在南诏的传播
	3.2. 参仿唐朝的政治军事制度
	3.3. 农业、手工艺技艺传播

	4. 汉文化在南诏传播的影响
	5. 结语
	参考文献

